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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古老的象形文字是从记事图画发展而来的①。文字处在越早的阶段，其字形象形程度就会更高；文字

发展到愈晚，其表音、符号化亦更加充分。一千多年来，纳西族东巴教的祭司们使用一种自创的象形文字(下
文简称“东巴文”)来记录经书。相比于甲骨文、圣书字等古文字而言，东巴文显得更具图画性，而且是仍在使

用的“活”的文字，因此，一经发现，迅速引起了文字学家的关注。

东巴经看起来更像连环画，很多单字的象形程度较高，字与字组合成句也多呈图画式来构图布局。东巴

文在纳西语中叫“森究鲁究”，是“见木画木，见石画石”的意思，即通过对事物形象的描绘来创造的文字。前贤

多以象形、会意之法来阐释东巴文以形表意的类型②。本文拟从东巴文造字、组句两个层面上，讨论东巴文中

与图画性有关的合文、语段文字等问题，分析记事性图画在文字及其使用中的表现特征，进而对东巴文的性质

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造字层面

(一)单字结构类型的图画性

我们曾讨论过东巴文的结构(造字)类型③，这里只简单陈述。造字过程中，造字者用与物象相似的字符(字
的构件)来体现构意(字的结构意义)，我们就说该构件具有表形功能，一个字中表形的构件叫形符。如：

(thv55，踩踏)，字从人踩泥之形，“ ”为泥土之形，为形符。我们把通过形符或义符④来记录词的意义的字称为

表意字。包括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造字法上，以“单形”“合形”“形义”造的字，都属于表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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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单字、造句两个层面归纳整理了纳西东巴文的图画性特点，认为合文、语段文字等问题

实质上与文字的图画式布局关系密切。东巴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场合：东巴经、应用性文献。由于传统

习惯等原因，前者用少量字形按照故事场景作图画式布局，使得单字只有保持足够的象形度，才能获得较多的

组合机会；而在失去了图画式布局、几乎与语序一致的后者，单字表现出简化的趋势。文字的符号化，本质上

受到字形与词义紧密程度的制约。东巴文的性质问题，应该充分关注应用性文献的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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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形。由一个形符组成。字形与词所指称的事物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如： 太阳、树、 翅膀、

人、 星、 炭、 草、 虎纹，等等。单形字并不是简单的临摹所指称的事物，而是运用多种手段达到记

录词语的目的，这是文字与图画的外在区别。

(1)整体象形，画出所像事物的整体形象，如： 石头、 白海螺、针、 鱼；

(2)局部象形，画出所像事物的特征性的形象部分，如： 大象、 孔雀、 犏牛、 房；

(3)变体象形，改变字形的某部分，起到突出和夸张的效果，以表达某种行为或性状。这一类在“六书”系统

中归为“指事”。如： 折、 月蚀、 我、 獭、 死、 发抖、 左、 熄。

2.合形。由两个以上的形符，按照物象的情境组合而成。根据各形符彼此间的关系，有如下几种类型。

(1)辅助表意。各形符间有主次之分，次形符为主形符提供陪衬，离开了次形符，主形符会表意不完整，甚

至无法表达。又称合体象形。如： 蜘蛛、 山谷、 手纹、 镜子、 麝香；

(2)会形表意。各形符按照实际情境组合，表达新的意义，不同于任一形符的意义。如： 阴天、 涉、

睡、 主人家、 铁匠。

会形表意在传统六书理论中是“会意”的一部分。上述合体象形与会意都是由多个构件组合成新字，但有

本质的不同，细考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合体象形仍属象形，构件与构件的组合是“形合”，而会意字的各构件是

“义合”的关系。

3.形义。由形符加义符组合而成的单字。形符与义符的区别是一个争论中的学术难题。我们在分析了

各家观点之后，认为应该遵从“字符在构形上的功能”的原则来判断该字符的性质⑤。形符是通过像某物象之

形而表达物象之义的，而字形所像之物与字形在字中所表之义已无关系的，判为义符。形义字举例如：多点状

字符 ，由表“灰尘、杂色”的形符，引申出表“多数”义⑥，然后以“多、满”义的义符与其他形符构成新字，如：

满、 大户人家、 骂、 繁星、 饱。

据我们统计，“单形”“合形”“形义”造的字，三项合计占总单字数的83.2％。而甲骨文“全功能零合成”(独
体)占总单字数比19.56％，“会形合成”占38.04％，两项加起来将近60％[7]。除掉我们在判定形符标准上的差异

率，东巴文在表形字上的比例是超过甲骨文的。

4.广义象形。表意字除了可以描绘视觉中的具象事物外，对于那些无具体之形可像，但又确实存在，能被

其他器官感知的事物赋予一个字形来。比如“喊 ”“看见 ”等，以线条表示肉眼看不到的“声音和光线”，

“声音和光线”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能被听觉和视觉感知的实实在在的自然现象，是造字者“意念中的

形”。与“山、水、鱼、虫”等具体之形比较起来，这种“意念中的形”可以称为“广义的形”，这些字中的线条，与汉

字中起某种标示作用的指示符号明显不同，如甲骨文中 (少)与 (小)相区别所加的点， (旬)与 (云)相区别所

加的斜道，我们把这类描绘“意念中的形”的字符视为形符的一类，叫“广义形符”。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情况：

(1)表示声音。如： 喊、 笑、 睡、 鸣、 吼；

(2)表示气味。如： 饭香、 麝香；

(3)表示视线和光线。如： 光、 光线、 月光；

(4)表示分隔。如：线断、 分配、 分粮食；

(5)表示摇动。如： 地震、 怕、 惊怕、 抖；

(6)表示运动的轨迹。如： 露水、 下午、 下、 (兽)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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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用连续排列的点，表示某种有节奏的连续行为。如： 笑、 争吵、 唱；

(8)用圆圈、线条表示一般性物品。如： 分配、 搁物架、 钻、靠。

(二)东巴文单字与图画的密切关系

1.东巴文本身就是来自原始绘画。从考古成果来看，人类创造文字之前，有很长的绘画历史，最早的岩画

可以上溯到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纳西族生活的金沙江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条岩画的文化带，可能与东巴文

有一定的联系⑧。

东巴文与原始东巴教的画神造像有直接渊源。东巴在仪式中要使用木牌画、神轴画、神路图和占卜的纸

牌画等“东巴画”。东巴教还在没有文字的阶段就已经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绘画，至今没有文字的东部地区的纳

西族达巴，仍然会手绘各种神像和星宿。后来，西部地区的纳西族逐渐创造了自己的象形文字，自然也把东巴

画里的很多图像移植到了文字中来。

上图左是东巴手绘的“八格图”，图右是该画背面用东巴文写的说明，拿文字中的“猪 、山羊 、獐子

”，与图中相应的动物画像对比，几乎只是有无涂色的差别。

东巴经中有一类叫作“规程”的经书，是记录宗教仪式制度的应用性文献，包括仪式说明、画谱、舞谱等小

类。以《全集》34卷的《禳垛鬼小仪式规程》为例，其中包含了一些教授如何制作仪式所用的面偶的“半文字图

画”⑨，就是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如下图左、中为木牌画谱，其中的 为虎头鬼，东巴文作 ， 表示女

神，东巴文作 ， 画的一头牦牛，东巴文写作 。下图右是俄亚雕画，动物图像与对应的东巴文高度相似，

如：龙( )、狗( )、虎( )、猴( )等字。

2.东巴文体现了诸多绘画技法。东巴画是从纳西族底层土壤中生发出来的民间艺术形式。绘画内容

主要以宗教故事为主，表现手法多单线平涂，造型夸张，用笔粗犷简练。这种古拙的风格，自然也带入到

东巴文字形当中。比如：涂色的“ 乌鸦”字，全身涂黑；透视法表现立体关系，二维的平面可以通过透视

来表现三维立体的事物关系，如“ 藤”的缠绕、“ 栅栏”的立体交叠、“ 夫妻”共穿一身衣服、“ 背”的

挎刀等。最有意思是，动画中常用曲线来描绘多种动态的效果，如人的运动(下页图左⑩)、眼光(下页图中)
和身体发抖(下页图右)，东巴文也采用了这种曲线来表示抽象或者动态的效果。在造字法中，我们把这类

现象归入“广义形符”。

(禳垛鬼小仪式规程)中第11页 (禳垛鬼小仪式规程)中第14页 纳西东巴文“图画性”问题初探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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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用构图表意，文字的图画式布局其实就是运用构图表达经文的内容，借用绘画的手法也属必然。

3.会意字的构件组合依照现实的位置关系。合形会意字本就是会和两个形符以表较隐晦的意义。东巴

文会意字也通过多个形符的意义及其位置关系，提供明确的思维指向，达到表示词义的目的。如：

(雨)字中“天”和“雨水”的上下关系； (栖息)字中“鸟”在“树枝”上； (啼)字表声音的曲线在鸡的嘴边；

(铜)字中表铜的颜色属性的“火红”字符是位于“铜锅”的内壁，等等。古汉字的会意字也是依据形符

之间的现实关系来布局，如雨( )、集( )等。东巴文与甲骨文合形会意字所占总字数的比例比较相近，据

我们统计，东巴文大约在35％，甲骨文占38.1％。但是，东巴文的形符之间的位置关系更加直观，比如(前者

为汉古文字)：
休( )—靠( ) 梦( )—梦( ) 伐( )—杀( )
尿( )—尿( ) 食( )—吃( ) 亡( )—躲( )
东巴文中还有一类我们称为“字形联想”的会意字，如 (gæ21，夹、剪)，从手指在 (柴)中，“夹”义由

呈剪刀状岔开的笔画而来，从 (nʣɿt21，树)、 (mæ33，尾)等字可以看出，“v”形处并不表示有可夹物的

空隙， (gæ21，夹、剪)字的构意仅仅来源字形，而不是形符所像之物。

4.声符的置向具有图画表意功能。形声字由形符与声符构成，形符表示词义的类属，声符提示该字的读

音，只是造字时分工不同，两种字符之间一般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汉古文字中形符与声符之间有多种位置关

系，左形右声是主要的形式。东巴文形声字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即便声符与形符没能找到合乎逻辑的位

置关系，也要尽量利用各种方式组合成一幅图景。如： (khu33，母族)，声符 (ka55，藤)缠绕在表人的形符上；

(tsha33，亲戚)，声符 (tshe33，盐)置于人的口中； (ʐʅt21，拿)，声符 (zɿ33，青稞)在形符人的手上； (tsho21z33

i33ɣɯ33崇仁丽恩，又作 )纳西传说中的人类的祖先，字形中的长嘴表示读音 tsho21(大象 )，头上长角表示读

音ɣɯ33(牛出)，两个仅表读音的声符(大象和牛)，被造字者分别摘取“大象头或鼻子”“牛角”这两个显性特征替

换“人的头部”， (a21kv33，舅父)用音近字“熊 gv21”的头部 替换人的头部，等等。形声字中超乎现实逻辑的字

符组合，体现的是一以贯之的图画式布局思维习惯。

二、组字成句的层面

成熟的文字系统在记录语言时，文字的排列是与语序一致的。东巴教祭司必须背诵经书的全部经文，

主持仪式时，经书只起提示经文的作用。所以，东巴经并不是用来照着“念”的。东巴经在这个层面依然

延续了原始文字阶段的图画性，甚至一些纯图画的因素也在这种图画式布局中得以保留。我们分为几个

问题讨论。

(一)组字表场景

有限的几个字组合成一幅图画，表示一长段经文。如：

逃跑、 下山 眼睛、 看 抖、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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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俄亚英达东巴的《崇搬图》第十三页，最后两格(即第15／16小节)的经文如下：

(15)ua21ȵi33dv33ʣɿ21ʨhi21to21me33lɯ33ȵi33khæ55le33sy55，(16)mbu33ȵi33ʐʅ21ʨhi33to21me33，pu33ȵi33bæ21le33sy55。

汉译作：从此，男的看到长翅的鸟兽，就用箭射下来，女的看到蛇，就用艾蒿扫开了。

23个音节也就是 23个词，仅用了 (khæ55射箭)、 (zi33鸟)、 (mbu33女)、 (mbu33艾蒿)、 (ʐʅ21

蛇)五个单字，通过它们组合成一幅场景，提示这段经文。

再如本册经书中的第十四页：

第二行的 读作：ka55phu21ɖv33le33ȵi55，汉译作：(崇泽利恩)藏在白鹤的翅膀底下。 白(phu21)的意思，置于

白鹤( ka55鹤)字旁提示读音，画人(崇泽利恩)( ȵ藏)在白鹤的翅膀下之状。

由于图画构图的缘故，因此，东巴经中保留了一些图画的痕迹，这些图画痕迹一直未从图画中独立出来，

成为独立记录词语的文字，而是附着在文字上来辅助表意。如第十六页：

最下面一行中的 每读作：a33phu55ɾit33dv21bu33，i33phu55ɾit33phv55ne33，汉译作：左手带着种子，右手撒这种

子。“撒种”在俄亚有专字作“ ”，但是为了记录这两句经文，改变人(崇仁丽恩)的体态，画成左手拿着盛了种子

的木盆，右手播撒的场面。本节中的 字，是在 (梁子)字上画数点表示在梁子上撒满了种子。表示种

子的“点状符号”通过附着在 (梁子)字上，起到辅助表意的作用，包括 每中左手木盆中的中的种子，离开

了具体所依附的字符，“点状符号”都不能从图画中独立出来表示“种子”，俄亚“种子”另有专字作 ，像麦穗

种盛于碗中之形。这个字 被写在 旁边提示“播种的是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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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经书记录了崇仁丽恩为了迎娶衬红保白，在未来岳父的刁难下，一天就把种子播完九座

山的故事。这一节包含了 (崇仁丽恩)、 (手)， (种子)、(九)、 (挖锄)、 (梁子)等六个单字。其中把

(崇仁丽恩)、 (手)二字添加“装种子的木盆 ”组合成 ， (梁子)字附加表示种满种子的“点状符号”

而成 。

由于有对应的经文，学者把经书中 这类符号称作“语段文字”，而把 这类在经书中没有对应的经

文，仅起表意作用的称为“图画文字”。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划分，认为二字没有本质区别，后文再陈述理由。

(二)合文(字组)
合文是汉古文字学中的概念，指在书写过程中，将两个以上的单字写在一个字的范围内，看似一个字，但

是认读的时候，该合文还是要分别读那几个字的音。甲骨文的合文主要是用于记录数目字(如：九十、 一

月)、先公先王称谓(如： 祖甲、 报丁、 中母己)、熟语(如： 大吉)、时间(如： 翌日)，等等。合文是文字刚从图

画脱胎出来后，作图画式平面排列的书写方式的遗留。随着文字制度的完善，这些合文都逐渐分书为几个独

体字。也就是在合文之前，参与组合成合文的各单字另有来源，只是在书写的时候，把一些固定搭配的词语

组合、合写在一起，而不是照着语序做线行排列而已。合文的条件有三个方面，即：由几个独立的单字构成；合

文的读音就是这几个单字的读音；外形上，整个组合结合紧密像是一个字。如果按照上述合文的定义，纳西东

巴经仍然保留了非常多的合文，如： 山麓ndʐʅ21khɯ33(山ndʐʅ21，脚khɯ33，“脚 ”字位于“山 ”字的底端，

利用相互位置来表“山脚”这个方位词的意义。经书中也常把二字分书作 ，就是两个单字了。东巴文

中除了合两个单字以成合文之外，还有合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单字的合文，下面分别举例。

两字： 树根、 屋后、 水尾、 下册、 树干、 红眼；

三字： 夏三月、 秋三月、 依古地(丽江)、 舅父、 做变化；

四字： 开天辟地、 自地白水(河)；
五字： 石鼓老巴山。

李静博士对东巴文的合文有系统整理，从合文所记录的词语来看，东巴文合文除了记录地名、时间、人名

外，也常用于熟语、方位，而且大量用于一般的词组，似乎只要可能，都可以把几个字凑到一堆，其运用范围明

显大过甲骨文的合文。

合文是把多个字写成一个字，由于这几个字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稳定的语义单位，文字的使用者干脆把这

个语义单位看作一个独立成分参与句意的表达，这个思维认知上的意义单位，对应在视觉符号上，就是用相对

紧凑的方式合写在一起，有相对明晰的外部界限，便于与其他意义单位相区别。所以，合文这一文字形式，是

思维上的认知单位外化为视觉形式的结果，本质上还是图画性思维的产物。

(三)语段文字

学术界把一个单字记录多个音节(语素或者词)的现象称为“语段文字”。由于东巴文中除了一个单字记录

语言中的一个语素外，还有这种记录“语段”的现象，因此有学者把东巴文称为“语段文字”。语段文字本质上

是字词对应问题，是原始文字形式的孑遗。而且一种文字系统中，不是所有的单字都是记录语段的，那么，这

种用局部特征为整个文字系统命名的方式，起码就显得不够客观和科学。

由于涉及文字单位与语言单位对应关系，因此，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下纳西语的词语和

音节的关系问题。纳西语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和羌语支之间，语序和虚词是主要的语法手段，缺乏形态变

化，有丰富的量词；语素以单音节为主，声调具有区别意义的音位功能，往往一个音节就是一个词。这些特征

与同为汉藏语系的汉语非常相似。由于古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主，基本上是一词一个音节，语法缺乏内部曲

折的形态变化，不像词形变化丰富的印欧语，需要在一个音节内部改变读音以适应造句的需要，因此，字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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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直保持表意的方块字，汉字是典型“语素—音节文字”。

纳西语和汉语具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单音节语素、一词一个音节为主的条件，特别适合“语素—音

节文字”的文字类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崇搬图》来看，东巴文到底与语言中的什么单位对应没有固定的

答案。有些记录一个语段，有些记录一个词，有些记录一个音节，有些记录一个语素。但总的看来，记录语素

的比例相对较大，所以它是倾向于记录语素的一种文字。在《崇搬图》和《古事记》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东巴文

的记录比例在不断地提高。”东巴经的演变中，单字正力图逐词对应，而东巴文应用性文献早就是一字一个音

节。但是很少有学者把东巴文归为“语素—音节文字”，反而多以“语段文字”来表述。原因主要是这些学者多

以字词不严格对应的东巴经为研究材料，而且，没有对这种语段做仔细分析。

让我们举几个“语段文字”的例子。如：

[谱0111]ndʐʅ21na55ʐa55ɾa33，“居那什罗”山，字形像神座上竖一木牌之状。它是西南诸多民族传说中的

神山，因在各地方言不同，又被称为“居那若罗”等。其中，“ndʐʅ21”义是山，“na55”义为“黑、大”，“ʐa55ɾa33”很可

能是来自藏语的佛教词，多用于神名，汉译作“释理”，常音译为“什罗”。“居那什罗”的意思是“大神山”。那么，

字记录的是一个含四个音节、至少三个语素的专有名词。如果按照一个音节一个字的话，就应该写四个

字。纳西族现在的仪式中，还会用一个铁的犁铧( [谱0846])摆放在道场中央，代表“居那什罗”神山。可以推

测， 字的造字理据应该是类似祭祀道场代表“居那什罗”神山的某种法器。理论上说，给“大神山”这个专有

名词造出合适的东巴文，可以有多个方法，最直接的就是象形造字，“画成其物”就行，取象代表它的那个法器；

或者用形声字，分别用“ ndʐʅ21山”“ na55大”“ 东巴什罗[谱 1274]”人字下部的标音成分 来记录。但

是，造字者选择了最简单直接的象形法。唯一的不足就是，这个字也只能专门用于表示“居那什罗”神山，其再

造新字的能力基本丧失，尤其不能用作声符参与组合新的字。因为，它读作四个音节，而纳西语的语素是单音

节为主的，如果只需借用其中的某一个音节， 字无法拆分，而借用整字去表某一个音节的话，反而会带来混

乱，不如用其他单音节的东巴文来得更简单。因此，我们在东巴文应用性文献中，几乎再也看不到 这个东巴

文，除非需要用到“居那什罗”这个词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字是个很早就造出来的字形，尽管其造

新字的能力很低，但是，东巴经图画式布局的记录语言的特殊方式，使得这个单字还保留了下来。

还有前文所举的 ，该符号读作：a33phu55ɾit33dv21bu33，i33phu55ɾit33phv55ne33，汉译作：左手带着种子，右手撒这

种子。

“语段文字”的界定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首先，从记录语言的角度，该字记录的是多个语素或者词，是大

于单纯词的语言单位；其次，从结构上来说，该字不是字组(合文)，合文的特点就是把记录的几个词全部写在一

个字里面。下列几类情况均不能判作“语段文字”，而是字组，比如：

1.字形包含了字的读音所表达的所有语素。比如：

[谱0442]ʑi21(蛇)xæ21(青)kha33(角)ʣɿ21，义为“有角之青蛇”。该字形由蛇、角两部分组成，是部分记音的

“字组”，不是单字，所以不是“语段文字”。类似的 [谱0443](ɾu21(龙)ʥ̌ə33(飞)，飞蛇)、 (go33hu21(骏马)tshɿt33

(疮)thv33(出)，骏马生疮)等即属此类“字组”。

2.一字有多种读法，或为多音节的语段，或为单音节的词，并且该字更可能是为记录后者而造的。比如：

ȵi33me33太阳，此字看似记录的是两个语素ȵi33(日)、me33(词尾)，但是，“太阳”在纳西古语中读bi21，用作计

时的“日ȵi33”字也是单音节，所以，不能把该字看成“语段文字”。“月”( xæ33me33)字亦属此类，因为古音作

le21，又音xæ33。

3.此外，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经书中常常省略掉的词语，也算在那个写出来的字的头上，然后认为该字

是记录了多个词语的“语段文字”。因为在东巴经中，写出哪个字，省略哪些字，在不同的东巴手里不一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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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比如，假设一句经文由9个字(词)组成，东巴甲写了第1、5、9号字，而东巴乙只写了第5号字，你不能据东

巴甲的经书得出如下结论：第1号字是记录了“1234”的语段文字，第5号字是记录了“5678”的语段文字，第9号
字是记录了“9”的单字。因为如果以此类推，我们也可以根据东巴乙的经书得出“第5号字是记录了全部9个
词的语段文字”，那么，至少在关于“第5号字”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前后矛盾，岂不荒唐可笑!

东巴文中的“语段文字”多为东巴文创设之初产生的，而且多为专有名词，除了前述的 ndʐʅ21na55ʐa55ɾa33

(“居那什罗”)之外，还有表示星象的，如： ʥ̌i21kv33(“水头”星)、 zy21xæ55(“猴耳”星)等。这也比较好理解，这

些字形在东巴眼中是非常熟悉的，一见就能马上联系到背后的意义(词语)，而且在文字形成早期，可使用的文

字数量有限，加之图画造字的思维习惯，遂径画该短语所表之物来造一个书写符号，比逐个记录该语段中的诸

多音节要更加省事、明了。

所以，经书中察 、 都是图画记事的孑遗，不能因为 这类符号记录了语段，就称作“语段文字”，

而把 这类在经书中没有对应经文，仅起表意作用的称为“图画文字”，在东巴的观念中，二者都是记录经

文的符号，该符号是否以及如何与语言对应，完全取决于表意效果。其实，多写或者省略几个符号，祖师爷最

初写的时候都是随意的。

三、图画性思维模式贯穿了东巴文造字、造句的全过程

文字学家为了科学严谨的目的，创设了“字符”与“单字”等概念。字符按照功能做意符、声符、记号，其中

的意符又做形符与义符的区分，又将单字按照内部功能结构分为象形、会意、形声等小类；在记录语句的层面

做合文、语段文字、有词无字和有字无词的归类，等等。但是，在东巴文的实际创设者以及使用者一方来说，从

来就没有这么多的规矩和框框，只有一个思维贯穿东巴文文字的始终，就是“以形表意”。把要表达的意思依

着一定的认知模式组合成具有视觉提示作用的布局。这也直接导致了其文字制度上的缺陷。

(一)图画模式贯穿始终

东巴经中，造字、组合多字造句往往依着同样的图画模式。会意字“骑 ”与经文中读作

“ka55phu21ʥ̌v33le33ȵi55(崇仁丽恩)藏在白鹤的翅膀底下”一句话的 ；“播 ”与读作“a33phu55ɾit33dv21bu33，

i33phu55ɾiteephv55ne33，(左手带着种子，右手撒这种子)”一句的 ；形声字“塞 tsɿt33”(“束 tsɿt33声)与经书中记

录“端格、优麻作变化，似猛虎跳跃一样，把红眼仄鬼吞吃”的 等。

合文是将多个单字写成一个字，但是在构图上与单字是一样的图画模式，如合文“ 水尾”，与会意字

“同胞 hʅ33”(从蛋破尾，胞族后裔。又作 。)如果不是前者要读两个音节，单从字符的组合构图上，是无法区

分哪个是合文，哪个是单字的。

汉字也称为方块汉字。在早期的甲骨文阶段，也有不少合文，而且字的大小也不太均衡，到了西周初年

后，才逐渐趋于行列整齐。这一过程深深受到了“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并由空间延伸至其他认知领域，如时

间上的春天与东方相配，由木主持；夏季与南方结合，由火主持；秋季与西方结合，由金主持；冬季与北方结合，

由水主持；土则监管四季，代表人。“方形”特征成为一种广泛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模式，如八卦、五声都呈方形，

四合院等建筑以方形对称为美。纳西族也有这种方形思维特征，“ 天、 地、 天地之中”等字和字组

都暗示了类似汉族“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其中 亦体现了“东西南北中”的五方观。东巴文字组将多个单字尽

可能地按照事理关系组合在一起，如 树根、 树干等。如果组合的单字较多，表示读音的单字实在难以找到

合适的事理依据组合在一起，也尽量把各部分安排在一个方块区域中，提示这是一个表意单位，以区别于其他

的内容，如 依古地(丽江)、 石鼓老巴山，等等。这与东巴经中往往将一个故事情节，在视觉上用一组字符

组合在一起一样，遵循的是同一个模式。

可见，东巴在书写经书中，单字的构造与句子的表达上，其实遵循的是同样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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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制度不健全

东巴经反映出了东巴文的文字制度还很不完善。成熟的文字是一个系统，包括一定数量的笔画、部件(字
符)以及相对稳定的笔顺、字体、用字、字词对应等文字制度。图画是二维平面，甚至三维立体的，而语序(或称

“语言单位的顺序”)是一维线性的，因而记录语言的文字也是呈线性排列的。经书中的东巴文因为保留了早

期记事图画的特征，文字制度上必然有诸多不合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笔画基本是“随体诘诎”的曲线 .甚至还夹杂着“ ”“ ”这些图画性的字符构件，还没有演化出类似汉

字“横、竖、撇、点、折”之类规则的笔画。

2.字的大小不一，位置也可以倾斜甚至倒置，异体字比较多，文字的规范性不够。比如俄亚《崇搬图》第十

七页：

经书第二行第三格的鸽子 ，比在第三行第二格中的大很多；表示否定词“不”的 字，在第四行逆时旋

转九十度成 ；第四行的 画丽恩以手抓岩羊之状，对应的经文是“(丽恩)先应该去山崖利抓一只岩羊”，

其中的“抓、逮”字东巴文另有 等字，这种异体字被称为“情境异体字”，即根据故事情节使用不同的

字形表达同一个词。非常明显，在图画式布局中，字形大小作为构图的一部分，自身形状的大小与位置，要受

到与其他字形的相互关系的制约，异体字自然也是为了符合情境的需要。

3.文字结构上的字符层次界限不清晰。文字学家受语言学的结构理论启发，将文字系统分成笔画、字符、

单字、字组(合文)等多个层级，每一个文字单位只与同一层级的发生组合关系，组合之后才进入高一层的文字

单位。但是，东巴经中的文字单位常常出现跨级组合的现象。

比如被称为“黑色字素”的字符 (na21，黑、毒)，是不能单独成字的字缀。按照其所处文字层级，只能与别

的字符组合成单字，如作为义符“毒”与“花”组合成会意字 ndv33(巨毒，该字又作 [谱1188F3])。但是，字缀

却经常与别的单字组合成合文： æna21(黑石岩)、 v21ɾit33na21(雪山黑)、 nʥ̌i33phər21nʥ̌i33na21(黑水白水)等。

显然，合文中的字缀 又一跃而成“成字字素”了。因为字缀 不能单独成字，所以借藏文 (na21，黑)表音而成

字，俄亚不明字源，讹作 ，又作 。

不仅不同层次的字符可以跨级组合，同一层次的字符在组合时，也非常随意。胡文华研究了形声字的形

符和声符的关系，发现在东巴经中呈现出十分丰富的特点，具体有形符声符的位置不稳定，如结构或疏或密、

形符和声符的位置可以随意变动、形符和声符可以随意改换、在一节经文中几个字共用形符、在一节经文中几

个字共用声符以及声符承担装饰作用等情形。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感受到，东巴在书写过程中，还没有单字

和字符的层级观念，形符与声符不必挨着写成一个字。其经书的书写，就是将东巴文的书写单位(单字或者字

符)打乱，然后完全按照图画方式进行构图。

4.字词不对应。指东巴经中的“有词无字”“有字无词”的现象。所谓东巴文是“语段文字”的论述亦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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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问题。

东巴经中的“有词无字”“有字无词”的现象，前贤已经研究得比较多，此不详述。我们认为，其本质也是图

画式布局的结果。

就以上页经书第四行第一节为例，经文须念作：“丽恩来又说，您女儿给忠厚的我吧，祖父又说么，你想要

我女儿但不能给你，先应该去山崖抓一只岩羊。”可是只写了八个字“ 丽恩、 祖父、女儿、 不、 祖父、

丽恩、 岩羊、 山崖”，其中 — — —是两组异体字。“来、又、说、您、给、忠厚、我、吧、又、说、么、你、

想、要、我、女儿、但、能、给、你、先、应该、去、一、只”等语词没有写出来，属于“有词无字”。 字画丽恩以手自

指，表示“(把你女儿给)我”的意思，当东巴凭着记忆念经到此处时，自然可以把省略的文字(词)补充完全。

“有字无词”即经书中写了某个字形，但念经的时候不读出来，该字只起表意的作用，如下图第二行第一格：

该节读作：mu33(天)gv33(雷)lɯ551ɯ33(象声词)gv33(一样)，译作：叫声如同雷鸣隆隆而过一般。其中， (ɾit21
龙)字此处不读音，表意是“龙”发出的雷声。

5.字序不定。是指文字书写排列的顺序与语言单位(词语)的线性关系不匹配。比如上图第二行首节中，

按照一般的顺序，应该从上往下读，但却先读gv33( 一种做炒面的炊具)，后读 gv33( 弯曲，象条状物体弯曲

之形，此处借音作“一样”)，与书写顺序相反。

俄亚的英达东巴跟我聊起学徒经历时候，认为最难学的地方，就是(经文)念一大段，却只写那么几个字。

还有一些字，当念到它的地方的时候，却不能马上读出来，要跨过它，等念到后面时再返回来读这个字。东巴

经中的文字排列大概的顺序是自左往右、从上往下，但是具体到每个字与字之间的排列来看，并不是左右、上

下关系那么直接，而是呈上下( )、夹持 、右上( 、 )、右下 等各种位置关系，前三个例字还是具有

图画的理据性，后两个则完全没有道理可循。

东巴经中这种任意摆放的例子较多，我们认为有两个缘故。首先，不是语言中所有的词语都可以用理据

性的图画来表达的，比如语言中的虚词“又、和、呢、吧”，还有一些意义抽象的词语如“(打)三下、在、要”等，这些

词语无法入画，但对于提示经文又很重要，于是，只能勉强记在有关的字旁边。其次，我们可以推测，很早的经

书应该比今天看到的要更多地采用图画式布局来记录经文，原因之一是那个阶段还没有足够的字形被创造出

来，随着后来字形的丰富和假借字的大量使用，东巴们习惯用假借法来记录意义抽象的词语，经书中的图画变

得少了，字词对应关系更加趋于一致了，那么，一些原本构图中的字形会从图画中脱离出来，这些失去了图画

式的位置关系的字形也只能随便就近找个空位了。

由于东巴们在书写和诵读经书时，并不在意视觉上的文字符号与记忆中的经文是否严格对应，所以文字

符号之间的排序当然也就不必那么严格。代代东巴将这种书写习惯逐渐固化为东巴经一种的范式，以至于东

巴经流传到下游的鲁甸后，这里的东巴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尽管已经逐字记录经文，仍然不敢违背祖先的规

矩，将文字完全做线性方式排列。如下图鲁甸和世俊的经书，每页用横线分作几行，每行用竖线分成几格，每

格之内各字按照先上下，再右行的顺序书写，我们可以与前面所举的俄亚经书比较，鲁甸经书总体上看，仍保

持了传统经书的书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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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经文字的图画性布局是图画性思维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书写单位对应在人脑中的各种意义单

位，有的时候是一幅场景，并不总是遵循严整的字词对应关系。文字的内部层级之间，所记录的词、短语乃至

句子，只不过是大小不一的意义单位，体现在视觉的书面符号上，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三)经书文字与实用性文字的脱节

图画式布局作为宗教经典的书写范式，使得东巴经中的东巴文成为类似古代汉语的“文言文”，与东巴文

的实际发展状况脱节。

“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

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长期占据统治地

位。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可是文言文却保持先秦以来的词汇和句式。文言越来越

不能反映实际的语言状况，人们口头上说的是古代白话，书面上写的是仿先秦的文言文，造成了口语与书面语

的脱节。五四运动前后展开的文白大论战，使白话文得到全面推广，并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20世
纪30年代关于大众语文的论战，进一步巩固了白话文的地位，使白话文更加接近大众的口头语言。言文脱节

是汉语史上的一种奇特的现象。

东巴经是一千多年前开始记录古老的东巴教的经书，前文已述，东巴经书不是用来念的，仅起提示经文的

作用，写得比较稀疏，文字经常呈现图画式的布局。这一范式的形成，源于原始记事图画的记录习惯，亦是出

于保密、节省纸张的目的以及旧时文字数量有限等多种缘故。但是，由于东巴经作为宗教经典的特殊性质，这

种文字书写的范式逐渐成为东巴经神圣的一部分，后世东巴也不敢轻易改变。而在东巴经之外的使用中，则

较少受到它的制约，文字得以自由发展。因此，同一种文字，由于使用的场合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区别，二者

长期相互渗透，呈现出下面这些特征。

特征一，图画式布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字的象形度。

任何原始文字都来源于图画记事，东巴文也不例外。我们认为，现在很多东巴经中的连环画式的文字

组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图画记事的痕迹。但是，当东巴文发展到已经可以逐字记录语言中每个词

语的时候，由于宗教传统等原因，在抄写东巴经这个特殊的场合下，东巴们仍沿袭了那种图画布局的方

式。东巴经中的东巴文，单字只有保持足够的象形度，才更加

容易与其他单字组合成表意的图画(字的组合)，因此，单字保持

最大象形度，与图画式布局构图形成了牢固的“联盟”：图画式

布局要求参加组合的单字足够象形，同时，单字通过保持字形

的象形度来保证其“出镜率”，最终为图画式布局的沿袭提供了

可能。

我们从同一个东巴所抄的东巴经、所写的其他应用性文献

中，找出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说明由于东巴经的图画式布局，如

何保存了文字的高象形。而换到了非图画式布局的应用性文献

中，该字却可以失去这些象形的成分，而以一个较简单的符号形

式去记录语言中的词。

俄亚的英达东巴应我的要求，将民间的一个故事用东巴文写

出来(如右图“小故事”)。可以明显看出，这是按照故事的语言顺

序逐字记录的，甚至还添加了标点符号，除了个别合文外，基本没

有做图画式的布局。因此，这是一份典型的应用性文献，与东巴

经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可以从中举几个例字与英达东巴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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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做对比。

æ21鸡(右图三行第五个字)在英达的《崇搬图》第二页(下图)出现有两处，分别是第一行第三格的 、

第三行2格的 ， 字形表示神鸡由天上飞来，鸡后的曲线表示飞行的轨迹，为了表现鸟飞的状态，画出的

是鸡的整体；而在该经书第四页写作 ，画出带爪子的鸡站在地面之状，以记录经文：“母亲是长着爪子

的种族，但是没生出爪子先生出了脚板，踏出了广阔的大地。”在第五页作 ，画鸡头有长羽；该行第三格

的 指白鹇鸟停在树上之意。

虎字(“小故事”图中第二行第三个字)在英达的《崇搬图》第八页(下图)的第二行第三个作 ，意指

老虎游泳。第三行的 意指 (水獭)在 (水)上游泳、该行第三格的 指白鹇鸟停在树上之意。

经书中的这几个动物字只有保持自身的象形度，才可以组合成图画来表意。

上图中有多个“人”字，有 “崇泽丽恩”五兄弟、 “吉蜜”六姐妹， 是打斗， 是丽恩兄妹乱伦惹

怒了天神， 是“崇忍丽恩”开山， 是放牧， 是“崇忍丽恩”耕地， 是坐着的男神和女神，等等。其实，

东巴经中的“人”字异体很多，既是为了表达“人”所具有的多方面属性，也是为了真实记录人的各种状态。在

纳西人的概念中，尽管也存在一个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普通的“人 xi33”，但是东巴们在造与“人”义有关各字时，

却很少用到这一现成的“义符”(其实 是个表一般“人”义的形符)，而是不厌其烦地造各种人字：“ 男”和“

女”通过帽子之形区别性别；头发长的是“ 爷爷”和“ 奶奶”；“ 傈僳族”“ 汉人”“ 藏族”靠头饰特征区别

民族；“ ”是站立；“ ”是蹲之形；“ ”是男奴干活；“ 父子”字中小个儿的是儿子。

古汉字也有比较丰富的“人”字。 是侧立，是正面，是跪坐、是女人、 (毓)是女人生产、 (若)像人举手

跽足，等等。象形文字在造字之初，都有丰富的、象形程度很高的字。但是，古汉字发展到战国阶段，字形的象

形程度就开始下降，到了小篆进一步减弱，直至隶书之后，汉字进入今文字阶段，基本笔画取代了之前象形的

线条，汉字的象形程度大大降低，今天我们一般人已经不知道，“印 ”字的“ ”旁、“光 、兄 ”字下的“儿”都是由

人形演变而来，更多古文字中的人形部件早就面目全非。但是，东巴文发展了一千多年，其字形仍然保留了如

此高的象形度，与东巴经的图画式布局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而古汉字不仅用于记录经文，也广泛使用在其

他地方。如果依据我们对东巴文文献的分类标准来看，甲骨卜辞就是一种应用性文献。尽管甲骨文还保留了

原始文字的高象形，但是并没有用图画式来安排各字的位置，而是做与语序一致的线性排列，因此，各字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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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记录语言中的单位，而不必考虑字与字之间的图画组合，当这种关系持续下去之后，对于文字的使用者来

说，字形的象形与否已经不重要，仅仅是一个熟悉的、代表语言单位的符号而已，因而为字形的符号化留下了

越来越大的空间。

但是，东巴经中的东巴文则不然。字形如果不够象形，就不能依据字形与其他象形符号组合成其他的图

画，即便在某段经文中不参与组合，但还要在其他地方组合图画场景。因此，保持较高的象形度，就是保存自

身的活力。每一个单字个体字形的演变，要受到其周围其他单字字形的制约。这有点类似英语等屈折语中词

的状况。名词、动词等词类的词有丰富的词形变化，每个词当它进入造句中时，它应该如何变化，要受到句中

其他词的制约。东巴文系统中的单字不能随心所欲地演变，图画式布局就似一张无形的网，大大减缓了文字

的符号化进程。

特征二，东巴文的符号化程度不平衡。

文字的符号化是指象形文字的构件或者整体的形态由具体、写实向抽象、写意方向发展的过程。任何事

物的发展都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东巴文符号化的不平衡包括多个方面，首先，是各地东

巴文的进程不一致，有的地区字形更加古拙，比如汝卡地区；有的地方则相对简略。其次，单就某一个地域而

言，有的字形写起来非常细致，象形度强，而有的则寥寥数笔，已经看不出字源。总之，文字系统内符号化的进

程是不平衡的。本文仅对后一种情况做些讨论。

作为一种起源于图画记事，而且演变了一千多年的文字，字形的符号化是必然的，只不过速度快慢不同而

已，这是文字与图画截然不同的本质决定的。在东巴经中，图画式布局与文字符号化的关系，表现在以下这些

方面。

首先，经常要组合成图画的文字，其象形度高，反之则符号化相对发达。前者如表示山、地、工具、人物、动

物、神灵、鬼怪等之类的字。相对应地，较难参与组合图画的字，则在符号化的进程中走得更加快一些。最典

型的例字是否定词“ (mu33不、没)”，作为经书中“出镜率”最高的字之一，表达的是抽象的否定义，语言学上归

为副词，在有的语法体系中，副词和其他助词、叹词、语气词是归为虚词一类，没有词汇意义，只有抽象的语法

意义，无法与表实词的字组合成图画，但是它表意的作用不可替代。

我们举俄亚《崇搬图》中一页做例子：

上图从1.1至3.2所记录的经文如下：

1.1a21ȵi33la21ʂʅt33ȵi33，mu33ɾit55hʅt33ku21ʥ̌i21，du21se21xo21ku21ʥ̌i21，sɿt33ʣɿ21n i33ku33

很早以前， 目利董代给时， 董 色 结 合 给时，树 有 走 会

ʥ̌i21，ɾit33gɯ33ta55ku33ʥ̌i21，ʨiw33ɾit33ȵio55ȵio33ʥ̌i21，ɾi33ȵio21tshɿ33tha33ʥ̌i21，
时， 石开说会时， 土 石 稀湿 时， 田稀铧口锋利时，

2.1mv33ȵiə21dy21mu33thv33be33thiw33ʥ̌i21，mv33a21dy21a21sɿ55sy33thv33，

天 和 地 没 出 做 他时， 天 影地 影 三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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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i21ȵiə33le21mu33thv33be33thiw33ʥ̌i21，bi21 a21e21a21sɿ55sy33thv33，

日 和 月 没 出做他时， 日影月影三样出，

kɯ21ȵiə33za21mu33thv33be33thiw33ʥ̌i21，kɯ21a21za21a21sɿ55sy33thv33，

星和 星 没 出做 他 时， 星 影星影三样出，

ndʐʅ21ȵiə33lo21mu33thv33be33thiw33ʥ̌i21，3.2 ndʐʅ21a21lo21a21sɿ55sy33thv33，

山 和 谷 没 出 做他 时， 山 影 谷 影三样出，

经文中“ mu33，没有、不”字反复出现，东巴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而不省略，在于经文中“不出现的”与“出

现的”是一对不同的物象，“ mu33，没有、不”只有写出来，才能让东巴明了哪些是“不出现”的。而且，为了让东

巴从视觉上一目了然，“不 ”的字形也被充分利用起来，即把“ ”看成一个“}”括符，被其涵盖的就是属于“不”

管辖的对象，如 是“天和地没有出现”， 是“日和月没有出现”，在 “山和谷没有出现”中，“ ”字则特意

改变其朝向作“ ”，指向“山、谷”。可见，“ ”字尽管难以入画，但是，东巴还是利用其字形类似“}”括符的特

点，将否定副词修饰的对象置于其下，从而造成视觉上的认知便利，依然具有另一种图画性。“ ”字应该是个

符号化很重的例字，字源难以辨别，有说是日落之形，有说是手掌侧形，可以肯定的是，该字与汉字“不 ”一样，

是同音假借的结果。

汉藏语系诸语言中，虚词是个特别的词类，具有很重要的语法功能。除了“ ”字之外，东巴文还有不少记

录虚词的字，字形也是假借自其他象形字，当用作虚词意义时，书写中几乎没有组合成图画的可能，随着东巴

经记录语言逐步紧密，这些字也逐渐在经书中出现。比如主语助词 、，句尾助词 ，连词 等。如果非要把

那些起语法功能的词加入这种具有图画性布局的构图中，反而使得构图有零乱之感，降低了整体的表意性。

下面是来自两个不同版本的经书，但是记录的是同一句经文，大意是“那时山和谷也还没有出现”。

左图写得比较疏，只出现了“山 、谷 、没有(不) 、出(现)” 四字，其中“山、谷”两字组合成山旁有

深谷的状况，“不(没有)”“出”是假借字；而其他五个词“和、也、还、那、时”没有写。右图则多写了连词“和

”。“和”所表的“并列”义本来通过“山、谷”的置向已经传达给了东巴，添加了字形“ ”且放置在“山、

谷”之间，并无多大的必要。如果再将“还、做、他”等字书写下来，首先面临的就是放置在哪个位置的问题，

“ ”尚可依义放在“山、谷”之间，“还”字写在哪儿好呢?另外，满满一堆字，也给识读造成不小麻烦。如果一

定要写，只有彻底打破构图的置向，重新变字序为语序才行，结果就只能是成倍加大书写量，而这并不符合东

巴教徒的观念。

黄思贤认为东巴文中象形字的发展程度不平衡的原因，是文字使用频率高低造成的。它用了两组字来

做对比，一组是“不、大、高、雌、(世)代、角”，一组是“蚂蚁、鱼、日、山羊、手”。在《崇搬图》这册经书中，第一组的

使用率要远高于后一组，前一组各字为了书写方便，势必简化抽象，造成象形度不平衡。

黄文给出的理由看似合理，然而，读来总有点隔靴搔痒之感。首先，仅就一册经书来说明某字的使用频

率，显然有失偏颇，至少其中的“日 ”字的使用频率在很多经书中的使用次数，都要高于前一组的“角 ”

“代”“雌”诸字；其次，黄文没有继续深究为何前一组的使用频率要高于后一组。不难看出，前一组各字所记录

的都是语言中的表意比较抽象的形容词和否定词，而后一类都是名词。从概率上说，语言中的形容词、否定词

和虚词要比名词的使用率高，但这并不一定导致书写上的求简。我曾当面看老东巴抄写经书，经常在一个字

上精雕细琢，而且不厌其烦地变换各种写法，以证明自己写得比别人技高一筹。东巴抄写经书就好似画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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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些频频出现的字，哪怕笔画再复杂，每次写起来也一点不含糊。

我们认为，在图画思维主导的东巴经构图之下，一个字的字形与所表意义之间的紧密程度，才是造成该字

字形抽象程度的主要原因。前一组字造字时都是象形字，但是用的都不是其本义，而是隔了几层的引申义，或

者拐几道弯的属性义，甚至是仅有音近关系的假借义，字形与词义的关系，远不如用作名词的象形字那样直

接，一目了然。东巴在写字过程中，当他要写“蚂蚁 ”“不 ”两字时，前字立刻在头脑中投射出一个具体的

物象，以及该物象与其他物品组合成的现实环境，“蚂蚁”一字自然就跃然纸上。比如，下图是黄文研究的《崇

搬图》中的一节，该节汉译为：蚂蚁黑是出不会，夏大夏三月里出，蚂蚁腰细力不有……。经文中没有写出

“腰”“细”两个字，这里的“细”而是通过蚂蚁的形体来会“腰细”之意。如果“蚂蚁”字不够象形，如何表示出“腰

细”之意?

相反，“不”字的字义是抽象的否定义，与其字形所表示的字源已经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字形 和“否定”

有的只是同音关系，视觉和思维上都没有联系，东巴自然没有必要把字形写得足够象形，只要自己知道它表示

否定义就够了，久而久之， 字就越来越看不出本来的面貌了。构图的图画性思维才是主导东巴文抽象程度

的本质力量。

其次，东巴经和应用性文献这两种形式的文字也在相互影响。因为后者必须逐字记录语言，不用考虑图

画式来布局，所以在字的排序、字词对应等文字制度上与前者明显不同；前者中很多的“语段文字”也很难进入

后者的文字中来。但是，由于这种文字只限于东巴这一个封闭的群体，而且文字多数时候是东巴们用来抄经

书的，前者的书写范式对符号化的制约，很自然地延续到了后者的文字使用中来，正如后者中的符号化字形不

断移植到了东巴经里一样，两种使用途径下的文字相互渗透。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经书中的图画式片段一定少于经书创制之初。这一变化多少受到了应用性文献

逐字记录语言方式的影响。同时，我们从俄亚“小故事”中也可找到图画式的语段字组，如 水桶肩(来背)、
老鹰树(上住)、 宝珠背(满带)等，平时抄经书形成的习惯依然影响到了文字的日常应用。然而，在以表意造字

法占优、图画式布局的文字系统，阻碍、延缓文字符号化的力量仍然是主流。

四、现时阶段东巴经的文字形式是东巴文历时演化成果的杂糅

傅懋 把东巴文分为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两部分：“我在研究这种经书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过去所称

的象形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字。其中一种类似连环画的文字，我认为应该称为图画文字，绝大多数东巴文

经书是用这种文字写的。另一种是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但绝大多数字形结构来源于象形表意的成分，应当

仍称为象形文字。东巴文经书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用这种文字写的。”其“图画文字”的特征有：尚未形成固

定的书写行款；经文中有只表意不表音的字；几个单字可组成单体、合体字组，表达很长的句子；多数词语没有

写出来。其“象形文字”则在上述四项内容方面与“图画文字”相对。

但是，作为文字学意义上的东巴文性质的判断，显然不能满足于对文字字符表面的、简单的归纳，而应该

考察文字记录语言单位的能力，才更能体现作为记录语言之工具的文字的特征。

东巴文的性质问题，最难处理之处在于新与旧的杂糅。从外观来看，既有最为原始阶段的图画式的象形

字以及图画式构图，又有不少抽象的符号；文字结构上，高达81.3％的表形字，可以说东巴文还是一种连象形

阶段都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文字。然而，在经书中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只有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才有的形声字，

而且出现了用形声字充当形符或者声符的“多层形声字”，即便在现代汉字中也不多见。显然在这一点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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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形声字已经超越了萌芽阶段。如果仍然把它定性为图画文字，显然难以接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尽管在其演进的过渡阶段，会兼有新、旧两种特质，可是，这些新旧

特质之间的差距也不该太悬殊。黄思贤总结出东巴文的两个具体特征，即东巴文的成熟程度与符号体态的发

展很不相称；东巴文符号体态发展的不平衡。范常喜提出了“超前发展现象说”。更多的学者针对东巴文中

有高象形字形这一现象，归结为文字处于从原始图画朝象形文字过渡的产物，是东巴文发展不成熟的表现。

但是，大家并没有解释东巴文不平衡现象形成的原因，或者说，为何东巴文中会存在超前发展这个问题，还没

有令人信服的观点。东巴文性质的讨论仍然停留在“重描述，轻解释”的状态。

我们认为，只有首先对东巴文字形演化中极不平衡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才有利于东巴文性质问题的

解决。

(一)东巴经特殊的图画式构图范式保留了东巴文的象形性

前文已述，东巴经是帮助东巴提示经文的，加之在文字初创时期，记事图画的表达习惯还很强，而且文字

数量有限，所以，东巴文记录经文重在以形表意，而非语言本身。而且，我们可以推测，在最初的东巴经中，图

画式构图的比例更高。随着文字系统的演化，尽管文字数量已经可以满足使用，但是，东巴出于保密、便于携

带等目的，故意把经文写得很稀疏，而且宗教信徒虔诚，不敢随意更改经书的书写方式，遂成了今日东巴经这

样特殊的形态。

图画式构图的保留，导致了很多以形表意的字形不能脱离所表之物象太远，否则，该字无法与其他文字组

合成图画来记录语言片段。字与字之间相互制约，唯有保持足够的象形度，才能争取更多的组字机会。尽管

文字演化的力量会推动字符的简化、抽象，但是，东巴文作为宗教文字的特殊属性，仍然保留了最原始的字形

特征。东巴经及其图画式布局对文字符号化进程的阻碍是很强的。当字形以本义来记录词语的时候，哪怕用

在应用性文献，东巴写起这个字来也习惯表现其理据义。表意文字带给书写上的麻烦，终于让鲁甸的东巴尝

试摆脱传统的束缚，创制了一套用简单符号直接记录语音的哥巴文。

(二)文字的发展推动了部分东巴文的符号化进程

部分文字在顽强地保留象形度的同时，文字的假借、表音化等也使得一些象形字的字形与本义脱节，它们

几乎无法参与图画式的构图，这就为字形的符号化留下了空间。而随着应用性文献的增多，由于文字几乎不

受图画式构图的制约，字形的演变愈加迅速。一些在东巴经中象形度很高的字，到了应用性文献中也会做出

字形简化、笔画规范等的调整，造成不少东巴文一字呈现出繁简两种写法的共时现象。

(三)东巴文使用的双轨制，造成了形态上的错层共现

东巴文一直存在着文字的双轨制，除了用于东巴经之外，也早就被用于应用性文献。这两种文体对文字

演进路径的影响显然也是不同的，前者用一套固有的构图模式牢牢地禁锢着文字，保留了部分文字的高象形

度；后者则释放了图画性对字形演变的制约，以实用、效率的原则促推文字的发展。两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

于相同的一群东巴身上，文字在两种文体中反复转换，难免会将经书中的构图意识带入应用性文献，也会将更

加简化、紧密的字词关系渗透进经书的书写过程中来。长久而来，东巴经中既有受早期图画式布局而保留的

原始文字形式，又加入了东巴文发展到新阶段所具备的诸多特征。社会进程中，事物的发展往往呈现的是上

下层叠的关系，然而，东巴经则将跨阶段历时演变的东西都一并呈现出来，把不同文字阶段的特征杂糅在了一

起，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关公战秦琼”。

在东巴文性质的研究中，如果不仔细分辨哪些是远古的遗物，哪些代表当前，统统都看成是共时的材料去

研究，其结论当然会给人以捉襟见肘之感。

东巴经并不能反映东巴文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的真实状况，东巴经是东巴文使用的一种特殊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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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性质的问题中，有必要仔细研究这种像连环画的东巴经中文字的图画特征，并与那些后期的逐字记录

经文的经书以及其他应用性文献的文字使用做对比，才可以给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判断。

注释：

①喻遂生《文字学教程》，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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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曾小鹏《俄亚托地村纳西语言文字研究》，第142页，民族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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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郑振峰《论甲骨文构形系统的特点及其演变》，《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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